
 
失了大地，得了天空 
从马克斯主义的信徒，到追求自由民主，成

为马克斯的批评者，再成为基督徒，是我人生的

两大转折点。十几年前，我根本无法想象自己成

为基督徒，因为当时只有一腔热血，为国家和民

族的民主而奋斗，而今天却思想更多更广的问题。 

从逃亡说起 
谈到我信主的心历路程，得先从逃亡说起。

从一到香港，就有很深的失落感，仿佛被父母赶

出去的孩子，再也回不去了。有好长一段时间，

觉得自己虽然“得了天空，却失了大地；”虽象鸟

一样自由，却失去了祖国和故乡；没有根，没有

支点；没有理想的支点，甚至也没有生活的支点，

去哪里要看人家要不要。到巴黎后，白天忙着民

阵的成立，起草文件，但一安静下来，失落感又

袭上心头，总觉得心灵少了什么，似乎有些东西

没有得到。在巴黎难民营中，曾和一位台湾去的

牧师长谈，问了许多也是今天我常需要回答慕道

友的问题，但是并没有相信，因为时机未到。 

有一种失落感 
一九九0年三月，我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做

访问学者，四月间父亲去世。他不到六十岁去世，

与我逃亡有关。他的离世在我失落的心头又加了

一个极重的砝码，我突然觉得人生有一种失落感，

乃开始思考生命的问题。我发现人生是很匆忙短

暂的，从小开始追求学业，事业，家庭，没有时

间停下来，喘口气，回头看看自己活得如何。因

为我们太忙，关心的事太多。感谢神给我一段空

闲的时间，安静下来反省生命的意义。越反省就

越发现自己心灵空虚，缺乏支点，但不知道缺乏

什么。就好象一个人出门坐车，总觉得忘了什么，

可是怎么想也记不起来，直到办公室要用时，才

发现少了纸张，少了只笔。那段时间，我就有这

种失落感。 

真诚的气氛 
后来普林斯顿一个查经班邀我去参加他们的

活动。第一次，其他流亡人士也去了，以后就不

再去，因为不喜欢他们的形式，总觉得象当年学

毛语录。我虽不喜欢，但仍坚持去。开始两个月，

我就坐在角落，一言不发。因当时家人没出来，

一个人很孤独。一星期去一次，很想往那种气氛。

那个查经班只有十几个人，祷告分享时，都带着

对上帝的真诚，人与人之间也真诚相爱，对我也

十分真诚。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这种真诚，特别

是经过“六四”屠杀，逃亡，经过生死边界，看

透了人间的罪性丑恶，尔虞我诈，听惯了两面的，

口是心非，虚假的宣传，一下子接触到查经班的

爱，我就被吸引住了。我当时想：不管上帝是不

是真的，就凭这种真诚相爱，就值得寻索崇拜。

而且，假如世上有任何人或东西，能把人内心深

处最彻底的真诚唤发出来，这个东西太伟大了。

在大陆，我从没有这种经验，但这些人一见面就

把心掏出来，彼此没有隔阂。说他们傻也好，纯

也好，他们就是如此真诚相待。因此每个星期五

我都去，那是我心怀最觉温暖的晚上。 

这不是人能说的话 
为了寻找这个真诚爱的源头，我就开始认真

读圣经。一读到耶稣的话，给我极大的震撼和感

动。我是念哲学的，喜欢哲学，特别崇拜一些大

哲学家，象苏格拉底，柏拉图，康德，黑格尔，

尼采等，觉得他们的智慧很深刻深奥，令我赞叹。

但当我读到耶稣的话时，发现这才是真智慧。耶

稣的话是那么简单，大部分用比喻，可是其中的

道理却是那么深刻高超。哲学家们谈道理，道德，

都是人的智慧，但耶稣的智慧是超过人的智慧，

他是站在对全宇宙的关怀来看人类。耶稣传道只

有三年多，他的行为是洁白无暇的，他说出话语

也是洁白无暇的。直到他死，他还说要饶恕那些

钉死他的人，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这是人说不出来的话。耶稣的每句话都说到我的

心灵去，我一下子就折服了，因此如饥似渴地去

读他的话。但我读不快，因为每句话都让我想起

许多道理和问题，他的话太伟大了。从他所说的

话，就可证明他是神。 

宝物越久越发光 
此外，从耶稣在历史上的影响力也可看出他

是真的。耶稣当年只有十二个门徒，信他的人也

不多，经过不到两千年，世上成千上万的人都信

他，从以色列传到全世界，时间越长就越现出他

的真实性。宝物是放的越久越发光。世界上许多

的大思想家，他们都有过时的时候，象浮云流水

般。亚里斯多德的物理学，后来让牛顿代替，牛

顿的物理学，又让爱因斯坦给纠正，这么真实的

东西都会过时，但耶稣的话语，不仅不过时，且

越来越兴旺，越来越有能力。 

当我读耶稣的话，一读下去就着了迷，观察思考

事物，无法不想到神。就象你看到远处的东西，

不可能再只看近处；看到一百米处的美景，无法

再把眼光缩回近处的十米；发现了一个整体，不

可能只顾部分；发现了好的东西，就不会想要假

的或不好的；更进一步发现了更好的东西，就不

会要好的东西。有个比喻说：“更好是好的敌人，”

许多哲学家的思想固然高超，但一认识了耶稣，

这些哲学家都黯然失色。这也是为什么世俗的东

西那么反对，排斥神的道理。 

理智不起作用 
因此，当查经班的弟兄姐妹问我：相不相信

有神？愿不愿意成为基督徒？愿不愿意受洗？我

很轻易的答应了，理智根本不起作用。一九九一

年四月二十八日，也是我父亲离世周年的忌日，

我受洗成为基督徒。一年前我失去了地上的父亲，

而今却回到天父的怀抱。信主后，我所有的思想

都被神的道理笼罩住，我没有办法再研究康德，

沙特等世俗的哲学。一研读他们的思想总想到神，

如圣经所说昼夜思想，总离不开神。在这种情况

下，我不能不选择读神学，无法研究别的东西。

研究什么都觉得不彻底，不是最好的。有人说我

读神学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其实一点也不。留在

普林斯顿，生活研究都很方便,何必到南部偏远的

约克森(Jackson）去受苦，生活没保障。但这是

神的旨意，我无法选择。当一个东西控制了你的

心思意念，你只有顺服，就象当初信主一样，的

确身不由己。 

一生中最大的一件事 
成为基督徒，心中有无限的喜乐，读经祷告

时更觉喜乐，是以前所没有的。对这个决定也就

从不后悔，反而想为什么不早点信，早点信，前

面一段冤枉路就不会走了。话说回来，这也有神

的美意，若不走那段冤枉路，可能就找不到神了。

过去两年流亡在西方这种受苦受难的生活中，能

遇见神，真是这一生中最大的一件事。是神的呼

召，把我从大陆召出来认识他，并装备我来侍奉

他，这全是神的恩典。（本文摘自海外校园，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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